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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长着一副鲁迅的脸，却是郭沫若的灵魂在飞翔。”这
是网上对2014年鲁迅文学奖最一针见血的评价。甚至有网
友将鲁迅文学奖改编成段子：“这世界上原本没有鲁迅文
学奖，领的人多了，也便成了郭沫若文学奖。”

在中国文化界，文学奖本来是个高大上的存在。特别
是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在中国文坛屹立多年，引无
数文人竞折腰。但是2014年，有28年历史的鲁迅文学奖差
点失了身。先是湖北诗人柳忠秧陷入跑奖传言，然后是
诗歌奖获得者周啸天的“打油诗”引发巨大争议，随后作
家阿来炮轰零票现象。口水仗、骂战、猜疑、阴谋论，种种
混乱，估计无辜躺枪的鲁迅要是知道了，也得气得从棺
材里爬出来。

作为中国最高奖项的文学奖，代表的却是跟鲁迅
差了不知多少步之遥的水平。

“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里相当一部分获奖作
品，根本无法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范围。”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黄万华说。虽然在这两奖之
中，曾经出现过《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
等经典作品，但是也充斥着不少水平低下、滥竽充数
的作品。用黄万华的话说，这两奖的作品，在文学史
上“淘汰率很高”。

远的不说，单看2014年鲁迅文学奖，周啸天的古
体诗就是最好的例证。周啸天不巧赶上了网络时代，
网友能在12秒内将他的诗歌传到网上，大肆转载，让其
无所遁形：“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杨振宁
翁帆订婚，二八翁娘八二翁，怜才重色此心同。”如此打油
诗，如此水准与格调，让人恨不得拍着棺材喊：“鲁迅醒来！
鲁迅醒来！”

在鲁迅文学奖揭晓之前，就有跑奖传言。湖北作
协主席方方炮轰柳忠秧，称他为了获奖到处活动。开
奖后阿来也发表长文，针对其作品零票现象抗议评委的
公正。

文坛的最高奖项却不能服众，归根到底，是因为在中
国，文学是纯粹的，但文学奖是功利的。

在中国文坛，获奖对一般作家来说意义重大。首先，中
国作家实施分级制度，级别的评定与获奖相关，级别又与工

资挂钩，这就跟教授评职称看论文一样，文学奖成为作家晋
升的有力武器。从商业来说，获奖作品的出版更加方便，
看看诺奖销路有多好就知道了。

功利之下，就必然要有权力运作和人情往来。
“所谓的‘跑奖’，隐性的比显性的会更长久存在。”

黄万华说，“还有一种半隐性存在，即没有金钱的贿
赂，但是会打电话托熟人跟你说，这也足以跑奖。”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文人圈子更是如此。文艺
界不同于商界，物质贿赂显得廉价而尴尬，太傻！
平日里吃吃喝喝、礼尚往来，搭建起的人脉圈
子，关键时刻就派上了用场，这是抹不开的
面子。

而“跑奖”往往不是单兵作战。由于各
个省都把获奖当做政绩，评奖时一些官
员也会撸袖上阵。“各个省都有人驻扎北
京，关键时刻名单一确定就知道谁是评
委，也会告诉申报者有没有资源可以利
用。”黄万华说，经常是当评委的还不知道
自己是评委，说情托关系的已经上门了。

这不是参与者跟评委个人的事，而是一种社
会机制跟社会风气的结合。身处其中的评委，只有四个
字——— 身不由己。

阿来用“积习”二字来形容文学奖的种种弊端。确实如此，
这成了习俗、成了风气，甚至走出了国门。马悦然就曾说，他经
常收到一些中国作家来信，请他推荐评选诺奖，甚至曾有山
东官员送他字画，称可以不要奖金，只要名誉。

积习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程序上的严格会
带来一定约束力，如郁达夫小说奖评选期间，全过程开
放，作家写评语。如此，如果你胆敢把不好的作品吹到天
上去，那么大家就敢把你在这个圈子里的名誉踩到地
底下去。

赢了名利
输了灵魂
本报记者 魏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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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昆山“金字塔楼”、沈阳“乱码
楼”、无锡“波普楼”……2014年，不知道又有多

少奇葩楼，亮瞎了我们的钛合金眼。
实话实说，中国建筑设计水平无疑取得了巨大进

步，可近几年我们的眼睛真的快被亮瞎了：“山寨版白
宫”、“铜钱楼”、“福禄寿楼”、“秋裤楼”，还有人民日报社新
大楼，带着我们玩完时尚玩穿越，玩完穿越玩科幻，甚至让

人想入非非，意淫良久。
中国一直都不缺奇葩建筑，缺的只是发现奇葩建筑的眼

睛。当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建筑公之于众，人们才幡然醒悟：我们
身边的楼不就是一奇葩么！

中国城市的建筑设计造型越来越让人看不懂，越
来越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世界上新诞生的建筑中，有一半来自中
国。而中国的大型地标建筑，又大多出自
外国设计师之手。2013年，东南大学曾做
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建筑师与西
方建筑师设计的新建筑个数比例为北
京0:8、上海3:23、广州3:9。

当然，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但外来的和尚
住过四合院、读过《论语》《道德经》吗？

曾有外媒报道，西方国家对建筑设计有着严
格的监控，设计师的新奇设计在自己国家通不过，
在中国却能赚上一大笔。单是这样倒也没什么，最
可恨的是，2009年，荷兰设计师库哈斯在自己书中
承认，“大裤衩”确实是个色情玩笑！

一栋建筑是奇葩也就罢了，可一拨又一拨的
建筑都是如此，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设计方案当初
是如何通过审批的？难道就没人觉得很难看？

建筑“奇葩”背后的文化自信缺失，可能是重
要原因。

这让不少建筑行业的专家学者痛心疾首。东
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周琦说，建筑是综合社会意
识的体现，有什么样的时代文化，就有什么样的

建筑。当前文化发展的速度已经和经济发展脱节，
近30年来文化自信的缺失表现得尤为严重。“建筑
设计业盲目向西方看齐，甚至已成为西方设计师
的‘试验场’，这必须引起警醒。”

实际上，去年举办的“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高
端论坛——— 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会议上，中国
工程院院士程泰宁、崔恺等已发言痛批建筑界求洋、求
怪的现象，让满场建筑师大呼痛快！

如果你认为只是我们文化自信不够，只是建筑审美
出了问题，那还是错了。在中国，你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
那就是一些奇葩建筑不仅来自建筑师的灵感，还来自一
些权力干预者的灵感和嗜好。

比如要建地标建筑，就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
能建多高建多高，能建多怪建多怪，因为这样才叫与
众不同。现在，这些建筑果然做到了“与众不同”，想
不看都不行，想忘都忘不了。

沈晓明是上海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副总建
筑师，他带领团队主持了上海音乐厅、外滩一号、
和平饭店等老建筑的修复与改造项目，经验颇丰。
几年前奇葩建筑一窝蜂出现时，他就感觉到风气
不对。“这样的做法严重损害我们的审美自信。”如
果人们对于建筑还是停留在以“奇特”为美，会对
未来的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

这次，还是习大大坐不住了。终于，2014年10月
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说：“不要
搞奇奇怪怪的建筑。”

建筑是凝固的艺术。好的建筑，是设计师留给
世界的纪念碑；而坏的建筑，则是留给世
界的耻辱柱。是纪念碑还是耻辱柱，结
果就在一念之间。

丢完自信
亮瞎眼睛
本报记者 贾凌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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